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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美满、 幸福的家

庭， 父亲是司法干部， 母亲是中学教

师，姊妹两个，我是姐姐，爸爸把俺俩

视为掌上明珠，少年时代无忧无虑。大

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家医院工作，跟

一个也是大学毕业生的干部子弟结了

婚。婚前，俺俩是一见钟情，海誓山盟。

不过，婚后过日子，可不全是浪漫，磕

磕碰碰的事天天有。 往往因为一两句

话，或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互不相让。

“我们科里有一位男大夫，长得一

表人才，常常跟我开玩笑，说我嫁错了

郎。对我很好，尤其是看到我脸色不好

的时候，更是体贴入微。 天长日久，我

们成了好朋友。社会上有这么一句话，

‘找个爱自己的人当丈夫，找一个自己

爱的男人当情人’。 他走进了我的心

里，成了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为便于

情感交流，他在外边租了套房子，成为

我们的爱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爸听说

了这事， 回家对我妈说，‘你也不说说

胡华，多没正形，女婿那个脾气，给他

戴绿帽，说不定哪天闹出人命呢！ ’我

妈说，‘我养的女儿我知道， 俺闺女不

是那种人！ ’

“慢慢地， 丈夫对我也不那么好

了，听说他在外面也有了相好，我也懒

得操他的心。 有段时间他经常说要到

深圳去考察市场， 准备在深圳投资办

公司。 一天，我上班临出门前，他掏出

一张当天往深圳的火车票让我看，并

问我捎啥不。 我心里说，走了正好。 嘴

上却说，‘你走了，我跟只孤雁一样，晚

上就不回家了，住俺妈那儿。 ’他冷笑

了一下。 中午回到家一看，他的包、衣

服都不见了，看来是真走了。

“当天夜里，我和那位男大夫住在

一起，半夜，门突然被跺开了，我丈夫

进来了， 手里拿根橡胶健身棒说，‘都

穿上衣服！’那个大夫慌乱中扣子系错

了，他说，‘系好你的扣。 ’又说，‘你看

你背后是个啥东西？’那个大夫刚一扭

头，被他一棒打在后脑勺上，倒在了床

下。 又是几棒，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转身从外边拿了个麻袋， 说我，‘下

手！把他装起来。’当天夜里，他蹬着辆

三轮车，让我坐上，把尸体拉到郊外的

一眼水井边，解开麻袋，扔进了井里。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第二天，我

正在上班，公安人员把我叫去，从我下

身取了点液体，又问我丈夫去哪儿了？

我说昨天上午就去深圳了。 一星期不

到，他从深圳押回来。 判为死刑，立即

执行。 情人没了，丈夫也没了。

“我被押送到女子监狱， 没过几

天，我妈来探监，我向妈妈说的第一句

话就是，‘回去告诉妹妹， 对丈夫要忠

贞不渝，千万不要学我。 ’我妈说，‘不

用劝她，生命的代价、血的教训，比什

么都有说服力。两口子恩恩爱爱，谁也

不会做半点儿对不起对方的事儿。’没

有祸灾，不知道做人难，来到监狱才懂

得人生的价值， 真正体会到自由的可

贵和阳光的美好。 ”

对于胡华的说法，陈晶深有同感，

她说：“看来， 这里面的人都是一本厚

重的书，只是内容不同。这个‘黑牡丹’

几年前在火车上偷了我的包， 包里装

着学费、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户口关系。

那个包是值一两千块的鳄鱼皮包。 她

不舍得扔，给了跟我同寝室的妹妹，我

一眼就认出来了， 学校让她妹妹去拿

发票，她去哪儿拿？害得大学梦也破灭

了。 唉，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跟她姐妹

俩真是有缘。 ”说到这里，陈晶苦笑了

一下。

胡华说：“她这个人素质很差，政

府有规定，不准拿人家的东西，不准打

人骂人，她哪天是这样？听范政府和杜

政府讲，现在她丈夫已经不偷东西了，

春节前还让别人代笔写来一封信，她

看后哭了几天。 信上说她小儿子给人

家放牛时， 被牛牴断了腿， 没有钱治

疗。政府号召大家捐款献爱心，我还捐

了五百块钱， 范妈妈和杜政府专程送

了过去。

“后来听她俩讲，两人下来火车坐

汽车，进山几十里路不通车，她们的双

脚都走得打泡了， 找位山民推个独轮

车，一边坐一个，半天才到。 那里真是

穷山恶水，穷得路没路，水没水，电没

电。村里没井，人们到几里外的村庄去

买水。没能耐的老人、小孩就蹲在村头

河沟里一瓢一瓢舀里面的臭水， 担回

家澄清后吃。‘黑牡丹’的丈夫与两个

儿子靠山根搭了个草庵，连门都没有。

三口人一条棉裤，谁出门谁穿，另外俩

人就坐在麦秸窝里， 穷得连盐都吃不

上。黑牡丹说，‘要不是挂念两个孩子，

回家真还不如住在监狱里，管吃管住，

多好’。 ”

陈晶说：“生在那里的人们都是咋

过呢？ 唉，早知道这样，别说她妹妹拿

了我一个包，就是十个八个我也不吭。

因为一个包断送了她妹妹的前程，我

真后悔！ ”

“你说错了，你要是不吭就是助纣

为虐。她妹妹也是犯法的，她明知道她

姐没能力给她买，包是偷来的，却不揭

发，犯了窝藏赃物罪。你要是通过政府

再支持她十个包的钱， 跟包庇犯罪是

不同概念。 在这里，你要真给她捐款，

政府给你记功，减刑。 ”

两人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直到休

息铃声响了，俩人的谈话才算结束。

不过，陈晶仍在思索，是她认为最

神圣、 最圣洁的高等学府里的人把她

送到了这里； 还是自己认为最纯朴的

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自己赖以生存的

工厂设下的陷阱。 人世间就这么炎凉

无情，骗你上当的往往是你最崇拜、最

相信的人。

清早， 监狱的高墙里又是一片整

齐的跑操声。 下操回到号里时，“黑牡

丹”坐在床铺上，面色苍白，眼神痴呆，

眼角上挂着眼屎， 一看就是刚从禁闭

室里出来。

陈晶把自己给王牡丹准备好的日

用品拿出来， 走到她床前说：“这是我

给你准备的一份，用完了，我再给你，

请收下吧。 ”

“谢谢。”她脸上毫无表情，木呆呆

地看着陈晶，好像不相信似的，皱着眉

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解开塑料袋，

从里边拿出牙膏，又机械地拿出牙刷。

陈晶又套近乎说：“我跟你妹丹丹

是大学同宿舍同学， 你妹妹现在啥情

况？ ”

“黑牡丹”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起

来，把牙膏盖拧开，往脸上抹起来，一

边挤，一边抹，一面哈哈大笑。 眼睛瞪

得鸡蛋大，敌视着陈晶。

陈晶说：“你怎么把牙膏都抹脸

上？ ”

“狐狸精！狐狸精！”“黑牡丹”把牙

膏、牙刷往地上一摔，一个饿虎捕食把

陈晶按倒了， 骑在陈晶的身上， 又是

打，又是拧。 陈晶哪里是她的对手，只

有挨打，没有招架之功，“哎呀，哎呀！”

叫苦不迭。

胡华第一个冲上来， 搂住“黑牡

丹”的腰，接着又有几个犯人过来，拽

胳膊，抬大腿，好大一阵子才把“黑牡

丹”拉开。

“黑牡丹”仍指着陈晶骂个不停。

值班干警过来问明情况， 又把这个不

知好歹的家伙送进了禁闭室。

陈晶身上青一块红一块紫一块，

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

“黑牡丹”被关在禁闭室里，大哭

大骂，胡言乱语，说她是上帝派下凡的

老虎，专吃狐狸精，监狱里来了个狐狸

精……

话说三遍淡似屁， 好戏不过唱三

天，何况一个没一点儿文化素质的人。

开饭的时间到了， 送饭的人从禁闭室

的小窗口把饭递进去时， 她哈哈大笑

接住了，转脸又怒气冲天把饭摔出来，

嘴里仍然骂声不止。一顿饭这样，两顿

饭这样，一连几顿都是这样，她脑子出

问题了？ 监狱的医生看后说， 一切正

常。又请来省精神病专家诊断，也说未

见异常反应。

为什么 86 号犯人对 103 号犯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殴打，还撒泼发疯？

从事犯人劳改工作几十年的范科长对

此感到非常困惑， 她叫来了号长、胡

华、陈晶，详细询问，答案浮出了水面。

86 号的档案调来后，范科长从字

里行间看不出这一案件的存在。 事实

证明，她是在掩饰这一重大偷盗案件，

在装疯卖傻。劳改警察正式传讯她，问

起火车上偷盗行窃时，她浑身筛糠，再

也不装神弄鬼了。

七十三

经过考查， 陈晶被提拔为狱中学

校的文科老师。 （66）

□笑蜀

多年来， 湖南隆回县高平镇至少有十几名

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

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 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

民“非法收养”的弃婴。 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

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

（详见本报今日 9版）

说“抱走”，那是媒体克制。“抱”其实就是

“抢”的同义词：“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

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

速包围目标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 赎回小孩

的唯一条件，就是交钱。 ”这不明摆着就是“抢”

吗？ 明摆着就是绑票吗？

湖南隆回县高平镇的衮衮诸公， 可谓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凭借强大的公权力，有组织地，

有计划地离人骨肉， 生生制造出一个史上罕见

的“抢婴”产业链。

没错，就是产业链，它的全部目的，就是赢

利。 残忍是它的最大特色， 也是它最大的赢利

点，或者说赢利模式。 媒体已经查明，把抢走的

所谓“弃婴”以高价变相卖到外国，在隆回县早

不乏例。 他们用“没收”一词解释他们的抢婴暴

行，居然可以这样大言不惭，说明人在他们眼里

是何等轻贱。 在他们眼里，人已经不是人，而只

是一堆堆财物，就等着他们去偷去骗去抢。 他们

一见到就兴奋得两眼放光， 而完全不认为那不

是财物而都是有血有肉的，会受伤、会痛的人。

都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来未必。 当他们抢

走的一个个小孩在前面挣扎哭叫时， 当小孩的

亲人在后面忘命追赶和呼天抢地时， 假若他们

的心真是肉长的， 他们会完全没有恻隐和悔罪

吗？ 但真是没有，一丝儿都没有，所以那个残忍

的“抢婴”产业链才会设计得那么理性而精密，

也才会运作得那么有力而高效。

但所有这些都还不是最奇怪的， 最奇怪的

是，残忍不仅能发展为产业，而且居然在隆回县

发展为政府产业。 当地发布的一份计划生育督

察通报就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

财政的主要来源”。 换句话说，他们主要就吃这

一口。 以致在高平镇，专事抢婴的计生办成了第

一大部门：镇政府 1 2 0 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计

生办就占到 3 0 名。 以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要公

开慨叹：“乡镇党委、 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

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

和政府”。

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一个词———叛乱，这是

野蛮对于文明的叛乱。 守护文明社会秩序是政

府天职， 政府理当以雷霆之力平定这样无耻的

叛乱。 但问题在于，如果钟义凡县长所言非虚，

抢婴部门确实绑架了党委和政府， 那么平叛的

主力又当从何而来呢？

因为“弃婴”父母的坚韧寻访和泣血呼救，

深重的黑幕或者说邪恶最终曝光。 但目前曝光

的还只是新闻事实， 必须通过严格程序确认了

法律事实，暴行才会受到真正的惩罚，邪恶才会

被遏制。 让我们期待吧！

抢婴：世上最残忍的产业链

深圳住房和建设保障局 9 日表

示,此前下发的有关“严禁农民工通过

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

工资讨薪行为”、否则追究刑事责任的

有关通知属于“行文错误”,为此向社

会大众尤其是农民工表达歉意。 该局

还表示将立即撤回该通知, 修改完善

后重新发布。（5月 10日《新京报》）

王攀：不怕“行文错误” , 就怕权力

“错位”。

香港特区政府电讯管理局上周日

公布了香港与哥本哈根、 伦敦等全球

七大城市在电讯服务方面的价格比较

研究结果。 香港的手机月费只占上海

的 14%。（详见本报今日 6版）

侯江：所以中移动早进入世界 5 0 0

强啦。

对于媒体披露的江苏阜宁森林公

园建“豪华别墅”一事，阜宁县规划局

局长回应称豪华别墅实为人才会所，

为吸引高端人才而建设， 不但未占用

公园土地面积， 公园绿地反而有所扩

大。（5月 10日中新网）

侯江：能当领导的都是高端人才。

广州将出资 6726万元、耗时三年

改造地铁一号线的站厅装修、 部分站

点出入口和局部构件， 高一学生陈逸

华举牌呼吁众人签名反对， 引起了众

多网友关注， 改造是否有必要也引来

全城讨论。（5月 9日《羊城晚报》）

@ 龙兄 : 连中学生都能有如此之

强的公民意识 , 说明此地有现代意识 ,

这也是极佳的广州形象广告。 公民对

公共事务能够质疑 , 这是民众之福。 改

不改造可以让科学来判决 , 但程序上

绝不能缺少“公民陪审团”。 这种公民

意识比六千万元更宝贵 , 比跪拜父母

更值得倡导！

□西门木

5月 7日凌晨，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一辆白色跑车撞飞两名行

人，一死一伤，肇事车上的一男一女随后打的逃离现场。 事发后，网

友展开人肉搜索。 时隔一天之后，肇事者杨某于 8日晚自首。 事发

现场有目击者称曾闻到肇事者身上带有酒气。（5 月 9 日《羊城晚

报》）

7 日凌晨发生交通事故， 8 日晚投案自首。 有这一天的时间，就

算是醉酒，那也该醒了。 法律于是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涉嫌酒驾

早已经无法举证，交通肇事后又逃逸呢？ 没关系，因为肇事者自首

了，可以从轻处罚。

从中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规避“醉驾入刑” 的路线：酒

驾———肇事后逃逸———酒醒后隐瞒饮酒情节投案———举证不

能———以自首论———从轻处罚，未免太过轻松了吧？

规避“醉驾入刑”岂能如此轻松？

逃不逃得过，

全看这个时间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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